
物理学家回忆录

学部委员卢鹤绒先生主持

编者按

我 国著名 的 物理学家赵忠 尧先 生
,

今年正 值九十

华诞 回 首往事
,

他 十分坦然地甘我们 说
“

一个人能

作 多少事情
,

很大程度上是 由 时 代决 定 的 由 于 我 才

能 微薄
,

加上条件的限制
,

工作没有做 出 多少 成 绩

唯一可 以 自慰 的是 多年来
,

我一直在为祖 国 貌

兢业业地工作
,

说老 实话
,

做老 实事
,

没有谋取私利
,

没

有虚度 光 阴 人们 从本栏主持人卢鹤缓先生评 为 “
对

后 学颇 有教育意义
、

多所启示
” 的《我的 回 乙 》文章 中

,

将进一 步体验到赵老 高尚 的品德
、

严谨 的学风 这篇回

忆 录原载《赵忠 尧论文选集 》里
,

除 《在美 国留学时期 》

一节 己 在本刊上期独立 发表外
,

其 它部分 从本期起 陆

续转载

瘾
我一鲍旦卫

走经 履匕 岁班

刚人学时
,

我由于在县立中学英文底子较

薄 ,

确实花了一些力气 高师一年级的物理课

程选用 认 和 一 。

两教授合编的 “ ‘ ,

, 日 ‘” 五 汀 , ,

一些从市立中学升 的同

学中学里就已学过这个课本
,

而我边查宇典边

学习
,

很是吃力 但过了一个多 月
,

我已能适应

中学和大学时期 , 一。一 ,

我出生于二十世纪初叶 二十世纪是一个斗争激

烈
、

变革迅速的年代 我自幼身体屏弱
,

自感不能适应

激烈的斗争
,

决心听从先父教训
,

刻苦学习
,

打好基础
,

以备 日后作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

我出生时
,

母亲巳 岁 父母亲老年得子
,

又加

我身体瘦弱
,

对我管教格外严厉 上小学时 , 父母不许

我上体操课
,

我的体操成绩因此总是零分 到了中学
,

也从不让我参加爬山
、

游泳等活动
,

我从小只是体育场

边的观众 五十多岁时
,

我才迫切感到锻炼身体的需

要
,

开始学游泳
、

滑冰
,

虽然晚了一些
,

仍然受益非浅

父亲早年 自学医道
,

行医为生 他看到社会上贫

穷落后
、

贫富不均的现象
,

常想为国出力
,

又感知识不

足
,

力不从心 因此
,

他只望我努力读书
,

将来为国为

民出力 我依照父亲的教导
,

脑中无非是我国古代先

哲名言
,

再加西方革新思想
,

可以总结为爱国主义

十五岁那年进人诸暨县立中学读书 在学校里
,

我的学习兴趣很广
,

文理科并重 记得国文老师常给

我额外布置读些古文
,

使我受益不少
,
可惜以后未能进

一步深入
。

但数理化等科 目中的科学道理
,

更能吸引

我的求知欲望

四年后中学毕业
,

按照父亲的意思和个人的兴趣
,

我选择报考了完全免费的南京高等师范
, 。年秋进

入数理化部就读 那时
,

南京高师正在扩建为东南大

学
,

数
、

理
、

化三系均属当时的文理科
,

此外还有农
、

工
、

商等科 为了获得较多动手做科学实验的机会
,

加之

当时化学系有孙洪芬
、

张子高
、

王季粱等诸位教授
,

师

资力置较强 , 我选择了文理科的化学系 但在学习中
,

我一直对数学
、

物理的课程也同样重视 这倒为我 日

后担任物理助教
,

并进而转入物理界打下了基础
。

新环境
,

不再为英文的物理议本发愁了 由此可见
,

外

语虽是人门必不可少的工具
,

但起主要作用的归根结

底还是对于学科本身的掌握程度 , 年春
,

歌便提

前半年修完了高师的学分 当时因父亲去世
,

家境困

难
,

我决定先就业 , 同时争取进修机会 当时东南大学

物理系缺少助教
,

学校根据我在校的物理成绩
,

让我担

任了物理系的助教 我一面教书
,

一面参加听课
、

考

试
,

并进人署期学校学习 次年便补足高师与大学本

科的学分差额
,

取得了东南大学毕业资格
, 年夏

,

北京清华学堂筹办大学本科
,

请叶企

孙教授前往任教 由于我在东南大学曾为他担任功教
,

准备物理实验
,

两人相处很好
,

他便邀我和施汝为一同

前往清华 叶企孙教授为人严肃庄重
,

教书极为认真 ,

对我的教学
、

科研都有很深的影响 在清华
,

我第一年

仍担任助教
,

第二年起任教员
,

负贵实验课
,

并与其他

教师一起
,

为大学的物理实验室制备仪器
,

当时国内

大学理科的水平与西方相比尚有不少差距 我在清华

任教期间
,

得有机会自习
,

补充大学物理系的必修课

程
,

达到国外较好大学的水平 还和学生们一起读了德

文
,

听了法文

看到国内水平与国外的差距
,

我 决 定出国留学

当时
,

清华的教师每六年有一次公费出国进修的机会

但我不想等这么久
,

靠自筹经费于 年去美 国 留

学 除三年教书的工资结余及师友借助外
,

还申请拜

清华大学的国外生活半费补助金每月 美元

在美国留学时期 一 年冬

编者注 这一节已在本刊上期刊出

从清华大学 西南联大 一, 一 , 弓

九
·

一八事变充分暴露了 日本军国主义并吞整个

中国的野心 当时我尚在国外
, 国难当头

,

心中焦急
,



决心尽速回国 个人原打算专心于教学与科研 ,

为国

家做点贡献 可面对凶狂的敌人 , 科学救国
、

工业救国

都不能应急 , 只能先回到清华大学任教
,

把大部分时间

用在教学和科研上
,

并尽一切可能探索为国效劳的道

路
当时 , 清华大学正在成长过程中 , 师生全都非常积

极 叶企孙教授从理学院调任校务委员会主任 物理

系还有萨本栋
、

周培源等多位教授 这个时期
,

在极为

简陋的条件下
,

大家齐心努力
, 进行教学和科研

,

办好

物理系
, 实为难得 科研方面

,

各人结合自己专业开展

研究
,

气氛很好 我在德国时 , 还联系聘请了一位技工

来清华 , 协助制作象小型云雾室等科研设备 我们自己

动手制作盖革计数器之类简单设备
,

还与协和医院联

系
,

将他们用过的氧管借来作为实验用的放射源 我

们先后在 丫 射线
、

人工放射性
、

中子共振等课题上做了

一些工作 之后
,

由于 日寇的步步进逼 ,

大部分国土沦

陷
,

清华大学南迁
,

研究工作不得巳而中断

除科研教学外
, 我 日夜苦思焦虑 , 想找出一条立即

可以生效的救国道路 我曾尝试了多种途径 科学救

国
,

平 民教育
,

工业救国等等 但由于个人出身及身体

等条件的限制
,

所选择的多为改良的道路
,

始终未能投

身于革命的洪流
,

与付出的努力相比 ,

收效甚微 尽管

碰了不少钉子
,

但毕竟身体力行
,

作了努力
,

从各个方

向试着去做一点于国家民族和老百姓有益的事

那时有位搞社会教育的晏阳初先生 , 对平民教育

很热心
,

在穷乡僻壤的河北定县农村搞了一个平民教

育的实验点 我利用署假去定县参观 , 既了解到中国

农村的贫穷困苦
,

又看到那里缺少文化 , 急待改造 虽

然这种投入很局限 , 但对我触动很大 对我以后参加

办铅笔厂
, 替国家采购仪器

、

部件
,

加工设计等都是有

影响的 我去做这些事
,

都是经过考虑的 ,

都是克服了

困难 , 尽力去办好的 不久
, 华北沦陷 ,

平民教育的路

也没有了

抱着工业救国的良好愿望 ,

我又想结合出国数年

积累的经验 , 在国内仅有的少数企业中寻找伙伴
,

探索

技术 ,

创办小型的国产工业 经过反复蕴酿
,

我联合叶

企孙教授和施汝为
、

张大煌等少数友人
,

拿出自己的工

资积余 , 决定集资创办一个小小的铅笔厂 建铅笔厂

所需技术与投资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
,

大家不以赢

利为目的
,

小则可以发展实用科学
,

大则创办国产工

业
,

以此作为从事实际生产
, 为国出力的起点

。

我们力

求在国内完成整个生产过程 除从国外购进必要的机

器设备外 , 我还与郭子明等几位技工进行削木头
、

制铅

芯等必须的工艺实验
,

先后经历了不少困难 由于当

时国难当头
,

大家义愤填膺
, 这个厂得以在困难中办起

来
,

全由大家的爱国热情所支持 厂址原定在北京
,

后

由于 日寇步步进逼
,

只得改建在上海 厂名定为“ 长城

铅笔厂 ” , “长城铅笔 ”由此问世 由于资金薄弱
,

缺乏

管理经验
,

加上政局动荡
,

我们又远在北京或西南内

地
,

对于具体管理鞭长莫及
,

主厂几经盛衰起落
,

能渡

过抗战 , 坚持到胜利 ,

实在不容易 解放后
,

这个厂改

建成“ 中国铅笔厂 ” ,

五十年代
,

长城牌铅笔改名为“ 中

华牌 ” ,

工厂也得到很大发展 这样
,

三十年代开始生

产的“长城牌”铅笔总算没有中途夭拆

年七
·

七事变之后 , 北京无法安身 ,

我们全

家便辗转南下到昆明 第二年 ,

清华
、

北大
、

南开三校

共同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 , 我便在那里任教 , 前后呆

了八年之久 这期间 , 除了教学之外
,

我还与张文裕教

授用盖革一密勒计数器作了一些宇宙线方面的研究工

作 可是 ,

随着战局紧
,

生活变得很不安定 由于物价

飞涨
,

教授们不得不想办法挣钱贴补家用 ,

我自制些肥

皂出售 , 方能勉强维持 加上 日寇飞机狂轰烂炸
,

早上

骑着自行车去上课
,

课程进行中
,

警报一响
,

大家就得

立即收拾书包 ,

骑车去找防空洞 家人则更是扶老携

幼逃往城外 开始人们以为很安全的城墙卒影良快被炸

为废墟 华罗庚先生甚至被爆炸的土块埋住后逃生

尽管如此 , 西南联大聚集了各地的许多人才
,

教学工作

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一直坚持进行
, 也的确培养出不

少有用人才
, 年冬 , 我应中央大学昊有训校长邀请

,

离开

西南联大
,

赴重庆担任了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

第二次去美国时期 , 一 ” 。

年夏 , 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进行原子弹

试验 国民党政府派两个代表去参观 我受中央研究

院的推荐
,

作为科学家的代表 那时中央研究院的总

干事萨本栋先生筹了五万美元 , 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
,

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 钱数实在太少
,

完成

这项任务是很难的事 不过
,

有总比没有好 而且
,

核

物理在那时是一门新兴的基础学科
,

国家总是需要它

的
。

所以我就答应在指定的财力范围以内
,

以最经济

的办法
,

购买一些对于学习原子核物理最有用的器材

就当时情况 ,

经济的限制是压倒一切的 全部的财力

是准备用于购买核物理器材的五万美元和以后托管购

买其他学科器材的经费七万美元 个人的生活费实报

实销
, 谈不上薪给

。

由于经费紧张
,

我在吃住方面尽量

节省 , 每年开支两千美元 这是很难与当时公派出国

人员每年一万美元的生活水平相比的 此外
,

在个人

控制下的还有回国的航空旅费和头三个 月出差费的余

数而已 开展核物理研究 , 至少需要一台加速器 而

当时订购一台完整的 。万电子伏的静电 加 速 器 要

万美元以上 很明显
,

在这样的条件下 ,

不可能购

买任何完整的设备 经与友人多次商讨
,

唯一可行的

办法是
,

自行设计一台加速器
,

购买国内难于买到的部

件和其他少量的核物理器材 当然
,

这是条极为费力

费时的路
。

特续


